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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南岸驱车西行，从虎渡河大桥
飞驰过后渐抵松滋。

桃红柳绿，油菜花开。旷野里的麦苗
在微风拂煦中碧浪滚滚，梯田中金色菜花
呈蓬勃之势，春意盎然果然如此。

51年前我曾插队江南乡村。水牛悠
悠、柴扉虚掩抑或小桥流水的画面早已镌
刻在记忆深处。光阴荏苒，如今山河田野
景色依然，正可谓“风景旧曾谙”。

村庄农舍一掠而过。搭在竹竿上，平
摊于篾篱中，悬挂屋檐下甚至河溪桥栏边
的盐菜，营造出恬静和谐随意自然的物产
风情。半干的盐菜沐浴在春天的温暖里，
任凭日光照耀，在南风与太阳的合力下渐
成美味。

松滋乡村晾晒的盐菜，它的植株叫芥
菜。“十字花科”芸苔属暴露了它的来龙去
脉。芥菜为保护己体，也会进化出自以为
是的安全防御机制，免遭偶蹄动物的啃食
或飞鸟的攫啄。芥菜在中国广泛栽培，高
温或低寒之地皆可见到其挺立的身影，但
气候会导致它的形体奇奇怪怪。它的变
种实在太多，以至于无从将之历数殆尽，
常常呈现眼前的不过是叶用雪里蕻、茎用
青菜头和根用大头菜。于是，我们看见在
十字花科的旗帜下，云集着涪陵榨菜、南
充冬菜、宜宾芽菜、襄阳大头菜诸兄弟，它
们无一例外地称为芥菜，各自又有着殊有
的风味与功能。但众兄弟与松滋芥菜并
非直系血亲，如此，味道自然不尽相同。
若硬要将它们拼凑捏合一起，那就需要追
溯至古老的远祖时代。

植物学对芥菜的重组分类，丝毫没有
给松滋乡亲带来困惑。他们以其茎梗厚
实凸出的形态特征，直接称之为疙瘩菜。
甚至用更朴实通俗的语言叫它“耳朵菜”，
那是受芥菜地上茎的仿生模样所启发的
名词。新鲜芥菜色泽翠绿充满个性，不像
白菜那般寡淡，也不像虽有异常味道实则
较为温和的藜蒿芫荽。芥菜业经沸水泹
过，会倾力释放气味，辛辣直冲鼻翼。然
而，人类对于千奇百怪的植物味道皆可化
干戈为玉帛，芥菜原本用来恐吓动物的辛
辣气味反而撩拨人类的味蕾，这是芥菜在
进化中始料未及的纰漏。江汉平原依其
浓烈芳香称其为“冲菜”，或描述它沸水焯
煮的工序，干脆利落的叫“泹菜”。失去鲜
活的芥菜也被称为雪菜，名称甚为优雅，
虽无什么来头，却让无数食客痴迷。其实
它与江汉平原的冲菜毫无二致，只是在名
称上一个雅致，一个威猛而已。雪菜频频
出现在美食之中，在包子馅里崭露头角或
是制成排骨面条的美味浇头，风味的确不
俗。在江汉平原，雪菜非但未能登上大雅
之堂，反而用来辅助剩饭。它被懒汉弃于
锅中合炒，毫无烹饪章法。合炒的本意是
以节约而为之，却意外成就了一道美食。
冲菜炒剩饭自然从卑微的阴影中走出，变
成信心满满的唯我独尊。如今它又加入
瘦身食物的行列，其效能是避免节食传导
予人的焦灼与饥饿。既健康又美味，往往
是减肥塑身者的两难选择，但雪菜炒剩饭
做到了，它填补了两难领域的空白。

盐菜是江汉平原对盐渍芥菜的称
谓。当然，白菜红菜薹乃至圆白菜皆可入
盐腌渍，并理所当然地躺在盐菜的花名册
上傲视芥菜，但这些旁门左道之风味与芥

菜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吴越之地，盐
菜被称为梅干菜或乌干菜，尤以绍兴出产
最为著名。鲁迅先生笔下的文字，梅干菜
常常信手拈来。1935年，鲁迅收到母亲寄
来的梅干菜，回信道“当即分出一半，送与
老三。其中的干菜，非常好吃……”故乡
的味道，就是如影随形的乡愁，相伴终生。

绍兴干菜与松滋盐菜制造方法鲜有
不同，只是绍兴惯用雪里蕻而松滋多用花
叶芥菜，区别仅仅如此。它们虽同祖同
宗，但成菜品质却大相径庭。梅干菜色泽
油光乌亮，松滋盐菜色泽金黄。绍兴干菜
叶梗细幼，松滋盐菜梗茎肥阔。绍兴“梅
干菜焖肉”因油脂滋润而成为中国名菜。
松滋盐菜烧五花肉为江汉平原一绝，被收
入充满乡愁的楚味荆州。为比高低需证
其味，于是两则皆在我家厨房轮番演绎，
那道驰名中外的梅菜焖肉我却不以为然，

“三年陈”的乌干菜并未达到至臻境界。
反之，松滋盐菜烧五花肉的咸鲜让人欲罢
不能，难道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长江北岸的沙市人谙熟松滋盐菜。
自古以来，就有松滋乡邻提着竹篮售卖自
家的物产。盐菜用草绳束为小把，叶少茎
多，这是盐菜中尚品的感官特征。当尔等
立于菜篮之旁，浓郁好闻的咸香冲天而
来。松滋乡亲从长江南岸乘船抵达沙市，
带来的土特产挟着田园之风，沙市人亲切
称之“南风盐菜”，我以为较梅干菜更带诗
情画意。南风盐菜是否因南风吹拂而得
名，尚不可知，但阳光是断断不可缺少的
要素。

松滋境内以姓氏形成的地名不胜枚
举。从刘家场驱车西南，途经秀美的吴家
地村，几位乡亲正在园田收割芥菜。松滋
芥菜没有常见的阔叶当道，皱褶细密的尖
叶下便是厚实多肉的茎梗，咀嚼爽脆的口
感正是因此产生，正因为它的形制与风味
与众不同，才能鹤立鸡群冠使南风盐菜卓
尔不凡。

芥菜翠绿，遂驻车购买。乡亲拣几株
硕大芥菜奉送，素昧平生但执意不取分
文，只得千恩万谢。芥菜价值虽微，令人
感动的是淳朴民风尚在。孟子曰：“爱人
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儒家文
化的厚重，在松滋依然延续体现。

松滋南风盐菜殊有的香味，使之在
炒制、红烧、蒸菜和调味中仍意搭配，在
厨房里衍生出林林总总的楚式风味。然
而，风味别具的松滋盐菜虽有口皆碑，却
囿于农家自给，未能长足地发展，使万千
食客失去了品尝美食的机会。有人以为
它仅仅是一道貌不起眼的农家腌菜，殊
不知它有着广阔的前景，它宏大非凡的
产能难以估量。

我们多么希望看到，在北纬30度荆州
西南的松滋天地，在日照时数1900h的温
暖阳光下，在丘陵地貌的碎砂泥土里，具
有地域风味的松滋芥菜茁壮成长。

我们渴望有着悠久历史的南风盐菜，
于非遗传承人的口中，讲述它久远的故
事，使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重放光彩。

我们可以想象被授予原产地保护的
红色版图标志中，“松滋盐菜”镌刻中间，
成为中国著名物产。

届时，当人们谈及荆州特产时，我们
皆会脱口而出——松滋盐菜。

松滋盐菜
□ 刘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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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循着水草的足迹，就一定能找到麋鹿的行
踪呢？天鹅洲仿佛镶嵌在长江南岸上一枚巨大的
琥珀，你越是深入，越是一步步地踏入迷途。麋鹿、
江豚、故道，它们隐在初秋的薄雾之中，首尾不见。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潮湿而毫无光泽
的落叶，被几场大雨浸泡过，软绵绵地匍匐在满是
青苔的林地上，前些日子还是蓬松焦脆的叶子，此
刻踩上去却是寂然无声。这样也好，不至于惊扰了
动物们。空气中的湿度很大，林中乱生的杂树通体
透湿。连挂着露珠的草尖，也看上去比平时更加的
谦卑了。一只黑眉山雀，伫立在一截萎黄的芦管
上，朝着远方眺望。它在谛听什么呢？是远古云梦
泽传来的隐隐雷声，还是水天深处江豚们青灰色的
呼吸？也许都不是，它只是在分辨近旁的哪一块树
皮里，有虫子拱动的细微声响。紫菀、水蓼和野茼
蒿，在微风里散发出属于它们自己独特的香味来。
林中的光线被游移的雾气，弄得一会儿明晰又一会
儿迷离。喜欢这样的穿行，人与万千草木，就这样
寂静相对，默然欢喜。

我们是上午10点多进入湿地保护区的。在沿
堤的栅栏后边，坦露的大片收割后的田野，那稻草
垛的清香在10月的晨风里漫溢。接下来，是要开
始大面积播种小麦了吧？等到大雪纷飞，草木凋
零，麋鹿越冬的食物补给就靠小麦等这些作物
了。麋鹿——一棵会走动的树，它们头脸像马、角
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自迁居天鹅洲这片神奇
的湿地，前后不过短短20年，数量从当初的几十头，
已壮大到千余之众。然而早在汉末，麋鹿数量的减
少就几近灭绝，到清初，更是仅剩北京南海子皇家
猎苑内为数不多的一小群。后来，除了永定河大水
冲垮猎苑的围墙时逃散出去的小部分，其他的全被
欧洲人劫掠一空，麋鹿在本土自此灭绝。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时间，是一切流逝变化的本源。麋鹿的失而复得，
也算是一段传奇了。

一些圈养于欧洲的麋鹿纷纷死去，麋鹿种群规
模逐渐缩小。这惊动了英国十一世公爵贝福特，他
毅然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
等地动物园中的10多头麋鹿悉数买下，放养在伦敦
以北的乌邦寺庄园。这批麋鹿，便成为地球上后来
所有麋鹿的祖先。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努力
下，英国政府终于决定向中国无偿提供麋鹿。于是
1985年，麋鹿这些美丽的精灵才得以真正归来。

半人深的茅草黄中带青，向远方波浪一样起伏
延绵。我们在荒草中足足走了1个多小时，太阳才

“返景入深林”，从树梢上头显露出它淡淡的光晕
来。躲在灌木丛里筑巢的柳莺的叫声，和无数不知
名的鸟儿一起彼此应和，灰喜鹊们也是飞来飞去地
忙个不停。而林中有阳光直射进来的地方，雾气就
渐渐淡去。走累了，我们在一块相对开阔的林中空
地坐下来歇息。我坐在一截腐朽的树兜上，观察地
上的苔藓。这些葱绿如滴的苔藓，它们有的互相缠
绕，像一圈圈绿色的花瓣；有的自立着，枝叶散开，
像云杉的微缩版本。苔藓应该是很早期的植物种
类吧，也许是由蕨类植物退化而来，或许起源于绿
藻。在我的想象中，它应该是一种最低等的高等植
物了。苔藓没有花，也没有种子，就以孢子来繁殖
后代，也一样舒适自在地存活到今天。而麋鹿却几

近灭绝。也许性情温驯的动物，存活下来更不容
易。它们是从不主动去攻击人的，即便是同类间为
角逐地盘，也不见有其他动物那般你死我活的惨烈
争斗。它们堪称是动物界的谦谦君子，期待世间有
更多的净土是为麋鹿而留的，让它们能自由自在地
繁衍生息。

突然，同伴一声惊呼，看！丛林中分明闪出一
只麋鹿的身影，距离我们不到50米。只见它两眼满
含潮汐，静静地站在斑驳的树影里。它的头上还没
有长出成型的鹿角来，也许这“莽撞少年”无意中闯
入我们的视野，连它自己也吓呆了吧。差不多几秒
钟的功夫，树影一闪，麋鹿就踪影全无。那只麋鹿
消失了，仿佛它从未出现过，仿佛刚才只是林子里
刮过了一阵微风。我们都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
甚至怀疑刚才不过是一场错觉。同伴更是懊恼没
能及时架好相机，浪费了这样绝佳的拍摄机会。

麋鹿稍纵即逝，我们眼前的天空似乎变得开
朗。我们已经走到树林的边际？那晶白逶迤的一
片是什么？我们就要靠近水边了吗？靠近那段千
年孑遗的六合垸长江故道了吗？眼前仿佛出现“沙
鸥翔集……岸芷汀兰”之景象；而那清澈流波的涌
动下，起伏着成群的白鳍豚青灰色的脊背。

河流的走势从来都是野性的，它的曲度之美，
不是任何画家笔下的线条可以呈现的。千万年来
长江河道的每一次抬升或者下沉，堤岸崩塌或者滑
波，往往导致河道堰塞、或者裁弯取直另辟出一条
崭新的河道。新河道的迅速扩大，又发展出新的弯
曲。而老河道大量的泥沙堆积，逐渐与河流隔绝淤
塞成湖，这就是我们在地图上所见到的长江故道。
在水深流急、崩岸频繁的长江石首河段，仅百年间
就发生大大小小的自然裁弯取直事件9起之多。天
鹅洲故道湿地群，也由此而来。

于是在此湿地，除了麋鹿，还有了濒危物种白
鳍豚的自然保护区。白鳍豚，也称江豚——一种生
活在长江中下游的淡水鲸类。上世纪70年代，还常
常能见到成群结队的江豚打江上游过。在暴雨前
夕，江豚们总是频频露出水面呼吸，它们在水面上
一起一伏，远远看去就如同成群江豚在朝着同一方
向叩拜，这便是人们传说中的“白鳍拜江”。它们每
次呼吸时头顶的呼吸孔先浮出水面，接着露出背和
鳍。白鳍豚们交替着出水、潜水，隔2分钟就露出水
面来换一次气。它们换气时会发出声响，有时还会
喷出漂亮的水花。白鳍豚性喜晨昏时分游向岸边
浅水处捕食。天鹅洲故道水域宽广，饵料丰富，是
它们理想的栖居地。

我们还在密林中兜兜转转，“林深不知处”。原
来刚才看到的开朗天色与水光，不过是林间出现一
片大的水洼之故。有同伴悲观地估计，我们多半是
迷路了。想去白鳍豚的河边，可能得寻找另外的方
向吧。太阳彻底驱散了雾气，渐渐有秋蝉的鸣叫覆
盖了其他的鸟声。我们已经不那么一心赶路了，这
些昆虫、鸟类的鸣唱，和我们的说笑声一起，将这里
的喧嚣点燃。密林的演奏会似乎就要开始了，但是
如果没有麋鹿这样的大型食草动物，就好比管弦乐
对中没有钢琴一般啊。水蓼花浅浅的红在林子里
成片蔓延，半夏的足迹总会跟着我们跑得很远，覆
盆子晶莹透亮的红色果实，还有缠绕在杨树树干上
的山慈姑的翠绿的藤蔓，它们都会成为麋鹿的美食

吗？那些啃牧的麋鹿想必和我一样喜爱它们的味
道吧。我们吃过午餐，补充些体力后继续前行。密
林的幽蔽清凉早已被午后的闷热所代替。又行进
了差不多20分钟，在已经对抵达河边不执念想之
时，透过大片的杨树林子，我们突然欣喜地闻到水
流的清新气息。近水的一人多高的杨树上，挂满了
长长短短的胡须，随风轻飏。滔滔孟夏，草木莽
莽。可以想象，这里曾经的水位高度。等我们终于
从密林中走出，一望无际的滩涂，和滩涂边上那条
神秘的长江故道就呈现在眼前。

凉风习习，旷野更是一览无遗。除了几只叫不
出名字的水鸟在滩涂上走动，开阔的水面上却是一
片沉寂。只有远处几丛香蒲擎举着烛火一般，照着
前时古人的路、河流的路。天上阵阵雁叫，催促着
季节的转换。而寂静的长江故道，那些沐草为冠的
涉水之王又隐身在何处呢？那些调皮的江豚，它们
藏在哪一片水域？江清鸟白、白云萧瑟。故道仿佛
古云梦泽的一滴眼泪，历经千年，被遗落在了这
里。据《宋史.谢麟传》之记载：“石首宋初江水为患，
堤不可御。至谢麟为令，才迭石障之……”可以想
象当年水势之浩荡恢宏了。现今出现在石首南境
的众多湖泊，莫非都是长江故道？

千年逐鹿，山河更易。只剩下故道独自纠结淤
积在此。我们一路前行，沿着这条当年屈原的流放
之路，寻找江豚与麋鹿的行迹。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被免去三
闾大夫之职的屈原，从郢都出发，顺江而下。我仿
佛看见夕阳西下，吟哦在江流边的诗人和头角披挂
着青青蔓草的麋鹿一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苇叶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从古至今
的风却一直没有停歇。那些涉旷世洪荒而过的麋
鹿、江豚，以及屈原之灵魄，似乎都化为时光沉淀于
此的美丽精灵了。

我们在湖边徜徉良久，太阳一点点落下去，把
对岸的天空和树影都染得绯红。“沧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我趟水的
时候，终于发现上游处那远远的滩涂上，隐隐绰绰
的，有麋鹿群出现。我惊呼同伴，又掩口怕惊动麋
鹿。麋鹿先是两头，接着是三四头，然后是挤挤挨
挨的一大群。它们身后是大片的芦苇沼泽。麋鹿
们不紧不慢地走着，不时地低下头去啃食水中的草
叶。麋鹿群中，头顶水草的鹿王，看上去气度非
凡。而远处落单的小麋鹿们奔跑的背影，在江水的
映衬下，宛如精美的动画。

麋鹿消隐，我和同伴们兴奋过后，坐在浩茫的
水边，等待黄昏的天光一点点地暗下来。看滩涂泥
土的褐色越来越深，看摇曳的芦苇的颜色也越来越
深……月色轻晃，觅食的动物都渐次归隐。晚风吹
动大泽的荒草，似乎统摄了周遭的一切。依依不舍
里，我们终将踏上归途。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秋风将茫茫的芦苇吹
黄，将迁徙的雁群送远，将天鹅洲那大自然精灵的天
堂又吹送到现实与历史的深处——化作远离了我的
一片落叶。其实，真正落叶一样的应该是我吧。而
麋鹿，既然历经千年而遗存、而又在历经变迁的长江
故道重新繁衍，它们就已经和天鹅洲一起，成为摇曳
在长江中游南岸的生命之树、长青之林，葳蕤我们迷
茫的视野，荫庇我们行色匆匆的人生。

生生态散文

麋鹿家园（纸本水彩）作者 杨 军

麋鹿在野麋鹿在野
□□ 丰丰 灵灵 对于美食家而言，一个季节的开始，

是一个美食节的开幕。南方的春天，除了
香椿、韭菜、豌豆尖，还有春笋等春芽。这
种时候，正觉满腹油腻的人们，很难抵御
它们清鲜水灵的诱惑。

春雨贵如油，晚上一场春雨过后，受
了春雨的鼓舞，竹林里那些拱出土层的春
笋，笋壳淡黄，笋尖嫩白，宛若女子修长的
手指。刚破土而出的嫩芽芽——春笋，做
春油焖春笋、鲜笋海鲜汤、鲜笋饺……鲜
味在每一个餐桌上流连。春笋个头均匀、
皮薄，油焖做法很鲜美，笋尖生吃也不错，
满口清香。时令中的春笋好比魔法，总能
轻而易举打败其他季节的笋。春笋细嫩
鲜脆，笋尖尤嫩，吹弹即破，入菜荤素百
搭，怎么吃都是美味的。

难怪古代的文人多为食笋专家，且有
美食佳话流传至今，譬如杜甫、苏轼、林
洪、张岱、李渔、袁枚。食笋的流行与古文
人的气质有关，至清至洁是古文人的特
质，也是嫩春笋的美味。

香椿炒鸡蛋、香椿拌豆腐、舂香椿、炸
香椿鱼……绿芽红边、香味浓郁。头茬口
感远胜二茬三茬。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
小贵。“雨前椿芽嫩如丝，雨后椿芽如木
质。”吃香椿，定要赶早，一要吃头，二要在

谷雨前。香椿的珍贵在于它没有被作为
蔬菜广泛种植，产量非常有限。其嫩芽从
立春开始可以采摘，到清明前结束。换句
话说，香椿的采摘期比龙井还短，所以一
旦错过了，那真的是要再等一年。

韭菜芽和豌豆尖，前者是埋在沙土
里极短的嫩芽，颜色浅黄，嫩而味美，又
名韭黄；潮汕有句俗话：正月仔婿，二月
韭菜。其中寄寓了农历二月正是韭菜收
割的时令，上市的韭菜大多是鲜嫩可口、
质优价廉的含义。潮汕人对韭菜的情感
是深厚的，在粿品、春卷、糕点等多种传
统小吃的馅料或者是配料中可见到韭
菜。潮汕话中“韭”与“久”同音，在各大
喜庆宴席上，韭菜更是不可缺少的寓意

“长长久久”的菜品。入菜的豌豆尖是豆
苗顶端最为鲜嫩的三四寸，碧绿养眼、水
润娇嫩、清香迷人。此二者皆可洗净清
炒，吃起来清香腴嫩，甚是鲜美。清炒的
诀窍在于热油旺火快速煸炒，让热的食
油给嫩的芽尖罩上一层油膜，保其娇羞
之色、清鲜之味。

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无论
香椿、韭菜，亦或者春天刚破土的春笋，食
在当季，鲜在舌尖，时令菜，是天然美味，
也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最好的食物。

舌舌尖美食 尝 春
□ 晓 林

上世纪60年代，我就读于荆州农校，3年时间，
荆州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永难忘怀。

当我接到荆州农校录取通知时，按捺不住激动
的心情，首先想到的就是荆州古城，向往之心油然
而生。我从《三国演义》和有关图书中得知荆州古
城是楚国和蜀国的都城，奢望有朝一日去看一看，
领略其古朴典雅的风采。

荆州是华夏古九洲之一州，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文化灿烂、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此
建都，历经20代楚王，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
雄”之一。后来，荆州又是魏、蜀、吴三国争夺的焦
点，战争频发，狼烟遍地。诸如刘备借荆州、鲁肃讨
荆州、龙凤联姻回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典故，使
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地形天险楚江宽，欲借荆州
自古难”，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幸去荆州读书，和
荆州在一起，那是我的荣耀。接到通知后，我带着
简单的行李，从农村家乡步行100多里赶到监利县
城，乘轮船溯江而上，在沙市码头登陆，连夜赶往荆
州农校。由于天黑，未能看到古城踪影，暂时留下
遗憾。

荆州农校，坐落在荆州古城东门外，偎依碧波
荡漾的护城河（马河），南临万里长江，北枕“张飞一

担土”，东靠飘香吐艳的茂盛桃林，西与高耸的城堡
隔河相望。位置独特，环境优美。也就是说，荆州
农校是以荆州为依托，以马河为背景，面对古老城
墙建立起来的。因此，农校与古城连体，与马河连
襟，与荆州联名，以楚文化为根，息息相关，多元融
合，成为荆州古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位。开
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清早起床，第一个走出校
门，迫不及待跑步来到古城脚下，怀着敬畏的心
情，揭开她神秘的面纱，投入她的怀抱。从东门登
上城墙，自东向西边走边看边记。途经北门、小北
门、西门，最后到达南门。荆州城墙周长11.03公
里，我走了5公里，即周长一半。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荆州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我徒步穿越时空，
跨过1000多年，此行何等欣慰，何等豪迈！从南
门城墙下来，步入曲折的石板街，穿过明、清时期
的民居建筑群，来到西门外的太晖山，参观明代朱
元璋的十二子营建的太晖观。观内殿宇壮丽、楼
阁玲珑、信徒往来、香火不断。折转身来，回到西
门，走进荆州博物馆，观看闻名全国的“越王剑”，
联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委曲求全、十年生聚、
十年教训、卷土重来、灭吴复国的悲壮历史。接着
前往“铁女寺”，瞻仰替父受刑，投炉而死的2位巾

帼英雄——铁女。“庙前今日古柏树，劲气森森犹铁
铸”，体现了铁女的铮铮铁骨，可悲可敬。最后登上
宾阳楼，凭栏俯瞰，古城面貌尽收眼底，即兴赋诗一
首：雕梁画栋观古楼，雄距东门尽风流。敞开胸怀
迎远客，观光揽胜到荆州。

荆州古城一日游，虽是走马观花，但收获颇
丰，感觉良好，在人生旅途留下深刻的脚印，也为
我写作文提供了丰厚的素材。时至今日，弹指一
挥间，几十年过去了，但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时
代变了，产业兴旺发达，生态旅游、绿色旅游成为
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现在去荆州游览，可
望可即，想去就去，想看就看。诸多名胜中又增添
了荆州关帝庙、纪南城遗址、马山1号楚墓等古
迹。来古城游玩，除了徒步观赏,还可以乘坐游览
车，在身着汉装的服务员和唐装的导游小姐陪同
下，顺着城墙环绕一周，沿途风光，一一过目。值
得一提的是，那些现代高层建筑早已停下脚步，古
色古香和传统文化独领风骚。城墙上晨练健身，
广场中轻歌曼舞，绿化遍地，春满城楼。一座整旧
不改旧、翻新不增新、古今合璧、整洁漂亮的荆州
古城，毫不保留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随时等待中外
游客光临!

荆州在我心中
□ 陈安雄

生生活随笔


